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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大学教育系博士研究生杨沛东，前不久在东
亚研究所做了一个研究报告，从人类学民族志

（Ethnography）的角度，探索本地中国奖学金得主
面对的“融入”问题，了解可能导致“孙旭”事件
的前因。孙旭（25岁）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学生、前
奖学金得主。他今年3月在网上发出“新加坡狗比人
多”的网络言论，引起轩然大波。
　　杨沛东也是新加坡奖学金得主。他2008年毕业
离开新加坡到英国深造。他说在新加坡留学期间看
到一些留学生的负面情绪，因此想要深入了解他们
的想法。
　　杨沛东去年8月回到新加坡，在长达半年的时间
里访问了30名年龄介于18岁到22岁的中国奖学金得
主。他们多数来自中国二线城市的中产阶级家庭，
目前在我国大学修读工程或理学系学位。 
　　据了解，我国目前约有10万名外籍学生在不同
的学府学习。其中，政府每年颁发约1000份奖学金
给大学本科的外籍学生。
　　谈及受访学生所触及的融入问题，杨沛东表示
就整体而言，中国奖学金得主在新加坡的经历是正
面的，所碰到的困难也比在欧美国家要来得小，但
是在语言及文化上，仍然存在一些矛盾。

新加坡式英语带来交流障碍
　　根据杨沛东的研究，中国奖学金得主一般上在
学习方面没有碰到太大问题，不少人都能考到优秀
成绩。在语言方面，部分人原本以为新加坡是一个
纯粹讲英语的环境，来了以后，发现新加坡华人基
本上都能说华语，因此生活上并没有出现想象中的
语言障碍。
　　念电子工程系的一
些中国学生甚至笑言，
由于系里中国学生人数
很多，许多讲师也来自
中国，因此他们可在完
全使用中文的情况下，
在本地大学完成四年课
程。既然如此，中国留
新学生又为什么会谈及
语言的问题？这与一些
新 加 坡 人 引 以 为 傲 的
Singlish（新加坡式英
语）有关。
　 　 杨 沛 东 说 ： “ 一
些受访者表示，虽然新
加坡大学生用华语和中
国学生交谈，但是本地
人之间用的却是Singlish。当新加坡人用Singlish的时
候，中国学生没有办法理解，就算理解了，也很难
参与到讨论里。有受访者表示，在一个大家兴高采
烈用新加坡式英语交谈的环境里，中国留学生其实
感觉到某种压迫感。”
　　杨沛东也从他的接触中发现，对中国学生而
言，虽然多数新加坡人很友善，会尝试用华语和他
们交谈，但也有新加坡人对中国学生无法讲流利英
语表达了一定的“歧视”。
　　他说：“作为反击，部分中国学生就会在情绪
出现不满的时候，批评新加坡学生在两种语言的掌
握方面都只有半桶水的程度，觉得他们英语说得不
好，也没有办法完整地用华语表达。”
　　22岁的陈晓阳四年多前从中国山东省泰安市到
新加坡国立大学求学，目前是工程系和商学院的双

学位本科生。她表示，Singlish确实对中国学生的参
与感造成一定的影响。她说：“我发觉新加坡学生
聊天掺杂了很多方言、马来话，也加进很多语气助
词，像‘lah’‘loh’等。他们说话很简短，所以说
得快的时候，就会抓不到，产生不容易融入、不适
应的感觉。”
　　不过，陈晓阳也告诉记者，中国学生在新加坡
呆久了以后，也就逐渐适应Singlish，甚至学着新加
坡人讲英语的方式，以便更融入新加坡社会。

学者关注越南学生的融入
　　无独有偶，东南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许崴富在
研究报告讨论会上表示，越南留新学生与中国留新
学生有部分相似的经历。
　　在与记者的访谈中许葳富说，同样的，越南学
生到新加坡来，也需要适应新加坡式英语。不过与
中国学生相反，越南学生来新加坡以前经常误以为
新加坡是一个以华语为主要沟通语言的华人社会。
　　他说：“越南学生以为我们讲华语，过来以后
才发现我们说的是Singlish。他们听不懂，但尽量适
应，慢慢熟悉新加坡式英语，基本上还是抱着尊敬
的态度。”
　　根据许葳富的了解，目前在新加坡求学的越南
学生大概有三四千人。其中有约1400人就读于新加
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以及新加坡管理大学。
越南学生在新加坡成立的学生协会就多达34个。三
所大学里都有各自的越南学生会，经常举行联谊活
动，和越南驻新加坡使馆也时有联系。
　　三年前获得本地政府奖学金，从胡志明市到
新加坡管理大学商学院念书的潘安端（Phan Anh 
Tuan）今年21岁。他说自己当年刚到新加坡的时

候，对Singlish的理解
程度仅有百分之五十，
不过今天他已经能够理
解百分之九十的交谈内
容。
　　但研究员许葳富认
为，新加坡人应该正视
自己的英语程度。“因
为这影响到我国教育程
度和质量的声誉。开始
时，越南学生都认为我
们的英语比他们的好，
但是随着更多越南人和
西方国家有接触以后，
就会发现新加坡人的英
语讲得不如英美了。”

你“high”我不“high”
　　杨沛东也在讨论中提及，中国学生其实期望和
新加坡学生产生有意义的联系交流，建立友情，
而一些他接触的中国学生把能和新加坡学生一起
“high”作为达到真正交流的指标。但是让新加坡
学生很“high”的活动，却是中国学生所不解的。
　　“大多数中国学生不能完全理解一些活动的意
义，譬如迎新营。多数我接触的中国留学生并不
十分喜欢这类活动，像在校园内到处跑，在泥土里
打滚，蒙着眼把脸埋进马桶，三更半夜在一起唱
歌……这些活动对他们来说缺乏意义。有受访者说
希望办一些有意义、有文化、有深度的活动。”
　　杨沛东认为，这或许与中国式的教育模式有
关。中国实施的应试教育以考试为主，大家都专心

学习，把课外缺乏目的性的活动看成是没有价值
的。优秀的中国学生往往觉得读书才是王道，而中
国的学府也相对纪律化。本地迎新会的活动看来无
聊，是因为中国学府中所有主办的活动都要有它道
德、思想的基础和标准。
　　在日常交流中，部分中国学生也认为无法和新
加坡学生进行有意义的交流。杨沛东访问的一名工
程系学生就表示新加坡学生一般修养不够。
　　杨沛东说：“部分受访者认为，在新加坡，人
与人之间的交流不够深刻。他们觉得中国学生之间
可以讨论生活、哲学、理想、时政，但新加坡学生
似乎对这些不感兴趣，只谈一些表面的东西，譬如
哪 个 餐 馆 好 吃 ， 哪 个 明 星 发 新
专 辑 ， 新 科 技 产 品 几 时 出 炉 等
等。”
　　谈及这个课题，陈晓阳表示
她 也 发 现 双 方 关 心 的 课 题 不 一
样：“我觉得这和成长环境和氛
围有关。我身边的新加坡朋友对
很 多 东 西 懂 得 很 广 但 就 是 不 够
深。譬如我们对中国历史文化懂
得比较多，欧洲同学就比较理解
西 方 文 化 ， 但 新 加 坡 是 新 生 国
家，所以对流行的东西、新技术
可能更感兴趣。”　

越南学生的不同解读
　　对本地学生的评价上，越南
学生似乎和中国学生提供了不一
样的解读。许葳富分析说，在他
看来，越南学生虽然对自己的文
化也有很强的归属感和自豪感，
对本地社会也有他们的感叹或批
评，但却没有文化优越感。
　　他说：“他们过来后慢慢认
识新加坡，看到新加坡人有母族
文化影响，但也有各民族之间一
种共同价值观。他们对新加坡相
当尊敬，认为弹丸小国可以这样
发展是不容易的。”
　　欣赏本地建设的同时，越南学生也感受到新加
坡的都市社会，人与人之间竞争过于激烈，缺乏越
南的人情味。他解释道：“他们也觉得新加坡的人
情比较淡薄，学生之间竞争太强，比较自私。越南
当然也不乏自私的人，但是学生之间会互相帮助的
情况更普遍。”
　　潘安端受访时附和许葳富的观点，他引用了新
加坡式英语，说新加坡学生有“kiasu”的文化，大
学里的同学都为了考好成绩竭尽全力，图书馆时时
满座。他到本地企业实习时，也发现新加坡人工作
特别卖力，加班是家常便饭。而潘安端所接触的新
加坡学生，虽然也有爱逛街购物、爱流行文化的特
质，却更多是努力能干的一群。他说：
　　“我在管理大学接触的同学多数个性外向，年
纪轻轻还在念书就很有创业精神，不少新加坡同学
已经开始做一些小生意。除了念书勤奋，他们还参
加很多课外活动，我觉得自己在新加坡同学这种积
极、充实的生活方式当中，学到了不少东西。”
　　有趣的是，在潘安端看来，新加坡学生是关心
时政的。他说：“我觉得他们对新加坡的政治发展
很感兴趣。像前不久大选时，我的新加坡朋友都积
极参与讨论，虽然没有和他们交流这方面的看法，
不过却在网络上、面簿上看到很多不同的意见。”

中国崛起令学生优越感增强？
　　两位学者许葳富和杨沛东表示，融入问题
在他们所接触的社群里虽然存在，但并不严
重。不过本地对新移民融入问题仍缺乏具规模
且有系统的研究和调查。
　　杨沛东认为，尽管问题不大，也只有通过
研究和讨论，才能增进互相的理解。这对于新
加坡这样一个国际化、五方杂处的社会尤为重
要。
　　许葳富比较越南和中国学生的反应和态度

时说，这两个族群都对各自的文
化深感自豪。但在中国学生的部
分例子当中，似乎看到了较为轻
视的态度。他认为，除了不能适
应新环境的压力所带来的一种本
能反弹；也可能是接触到别人的
文化，对自己的文化、环境进行
思 考 以 后 ， 觉 得 自 己 的 更 为 优
越。
　 　 他 说 ： “ 越 南 学 生 不 会 轻
视，因他们出发点较低，觉得新
加坡的现代化很成功，很多方面
都做得很好。如果我们看80年代
过来的中国学生，和今天的中国
学生又有很大差别。是不是因为
中国崛起了，他们对外地的看法
也改变了呢？那么以逻辑来讲，
越南经济起飞以后，越南学生是
不是也会产生同样变化？觉得自
己国家样样都好。”

最好的朋友还是自己人
　　中国与越南学生或许出发点和观点不尽相
同，但两位学生受访者都毫不犹豫表示，身边
最亲近的朋友还是“自己人”。潘安端说，新
加坡学生并不排斥外籍学生，他在学校也有不
少新加坡朋友，但是这很难超越人在异乡的越
南同窗情谊。他说：“和新加坡同学主要是课
堂和课外活动上见面，交朋友不是问题。但是
学校里有不少越南同学，我们之间的感情很
深厚，群体精神很强，我们也很爱自己的国
家。”
　　陈晓阳则说，缺乏共同成长经历，使两地
学生很难成为真正的好朋友：“因为不是一个
地方的人，很难说什么就能互相明白，谈到过
去也无法产生共鸣。来自北方的中国学生吃饭
习惯也不一样，我们经常去牛车水、芽笼一带
吃中国菜，新加坡学生不习惯。所以也不是刻
意排斥，是很自然出现的情况。”
　　谈及对新加坡的整体看法，不论陈晓阳还
是潘安端都认为我国是一个非常适合居住生活
的城市国家。他们毕业后都得在本地工作至少
三年，对于接下来是否会考虑把新加坡当作永
久的家，年轻的他们都还没有肯定的答案。陈
晓阳说，没有完美地方和完美城市，没有完美
的人和不需要适应的新环境。
　　不管是哪里来的年轻人，都只是为了在一
个陌生国度找一处容许自己立足之处，在心里
做一点建设，感觉温暖和强大，好去面对多变
而竞争的世界。

学者研究中越学生融入问题

文化差异

▲来自中国等地的大学生通过各项交流活动，促进与本
地学生的相互了解。（档案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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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杨沛东
认为，中国的
应试教育使中
国学生把缺乏
目的性的活动
都看成是没有
价值的。（林
国明摄影）

▲学者许葳富
认为，越南学
生的出发点比
较低，因此觉
得新加坡各方
面都很成功。
（ 郑 明 达 摄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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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津大学教育系博士研究生杨
沛东，前不久在东亚研究所做了一
个研究报告，从人类学民族志的角
度，探索本地中国奖学金得主面对
的“融入”问题。调查显示，新加
坡式英语某种程度上造成新中学生
的交流障碍，不同文化背景的差异
也带来理解误区。
    东南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许崴
富则在讨论会上表示，越南留新学
生与中国留新学生有部分相似经
历。但与来自经济崛起的中国学生
相比，越南学生似乎没有文化优越
感的表现。

造成理解误区


